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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硝烟
在协和从医从教，李宗恩各方面表

现非凡，专业出众，且具备良好的管理能
力。当时的副院长狄瑞德医生在备忘录里
这样写道：“我认为李医生是内科中国医
生中最有前途的一位。他在临床和研究方
面表现出不同凡响的能力。我相信，他是
那种不但在自己的专业上出类拔萃，而且
可以影响而带动其他人的人。我深知，在
协和的年轻中国人里，他是最值得鼓励和
支持的一位。”李宗恩从助教、讲师、副
教授擢升至襄教授。他以深广的内科学
识、丰富的临床经验和诲人不倦的责任
感，赢得了学生们的敬佩。1937年，李宗
恩“因为他在临床、教学、和研究方面出
色的能力，被中国医学基金会晋升为襄教
授。”

1937年7月，日军炮轰宛平城。也就
在7月的第一个星期，国民政府教育部王
世杰部长邀请协和医院的李宗恩、北平护
士学校的杨崇瑞校长（协和医院妇产科专
家）、武汉大学的汤佩松教授和在南京工
作的朱章赓（教育部医学教育委员会常务
委员兼秘书、公共卫生专家）四人，一起
讨论，决定在武汉大学成立一个医学院，
并指派他们为筹备人。但因华北形势动
荡，会议草草结束，各自回原校分头筹
备。

“八一三”以后，抗战全面展开。
经淞沪血战，上海沦陷。战线随之西移，
抗战形势趋紧。李宗恩接到通知：教育部
决定将正在筹备的武汉大学医学院改建到
更为安全的大西南，成立国立贵阳医学
院，以接纳从华北及其他敌占区退下来的
医学院学生。该院的筹建仍由李、汤、
杨、朱负责。11月19日，李宗恩离开北
京。12月31日，教育部下达聘书，聘请这
四位医学专家为贵阳医学院筹备委员，李
宗恩为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

经过紧张筹备，1938年3月1日，国
立贵阳医学院宣告成立，教育部正式聘任
李宗恩为院长。校方顺利地租赁了别墅、
会馆以及寺院，经过修缮，6月1日贵阳医
学院正式上课。自筹备委员会成立以来，
在汉口、重庆、长沙、西安、贵阳五处设
立招生处，共收容战区退出的失学医学生
及护士助产士学生计三百余人，他们来自
三十余所院校。学生们年级不同，学业参

差不齐，故采取分班教学，实行类似协和
的导师制。导师及受导学生的分配，在每
学年开始后二周内由训导处公布，导师负
责受导学生学习、生活之责。这种导师制
十分有效，一直延续到1949年。一个学生
曾这样形容在贵医的读书生涯：“开办
之初，设备简陋，没有甚多的教室，而
致解剖学在院子里上课，把人体骨骼挂在
树枝上讲演。一些教室也是临时搭成的茅
屋。下大雨的时候，教室寝室往往变成泽
国，没有自修室，在饭厅里自修，每人发
凳子一张，上实习，上自修，背着凳子到
处跑。天晴的时候，还好；一逢下雨，泥
泞三尺，真有‘行不得也么哥’之苦。一
年级宿舍是在山上，离开教室有半公里左
右。晚间自修完了回去，不但要摸黑路，
而且还怕土匪和野兽（山上常闹豺狼和土
匪）。解剖实习的骨骼不够分配，学生常
常跑到山上，挖取野坟的骨骼。在物质条
件如此低劣之下，师长们诲人不倦，同学
们埋头苦学。当时几乎全国知名的教授，
均荟集在此，贵阳医学院声誉鹊起，遂有
小协和之称。”

两年后，贵医的学生毕业了！1940
年2月2日首届毕业典礼在敬思楼举行，医
科第一届毕业生二十六人，医士职业科毕
业生第一届护士十六人、助产士十一人。
典礼上，男着中山装，女着旗袍。毕业生
也是穿着整齐，或黑色中山装，或白色制
服。会场布置庄严隆重，校门有松柏彩牌
耸立，两侧书有楹联：“毕业即始业，祝
诸君鹏程万里；新生继旧生，看吾校异彩
常留。”与会者有省主席、教育部代表、
教育厅长、大夏大学校长、湘雅医学院院
长等。典礼在乐曲中开始，李宗恩致词。
他说：

“我热诚地向诸位道贺。但是从我
的职务上，以及对于诸位的私谊上，都感
觉彼此相处的日子太短了。我对于诸位有
无限的希望，在诸位毕业离校的时候，愿
意从自己的生活经验中提出一些重要的心
得来贡献给诸位。

我们无论求学、办事，都必须有科
学的态度。我对于科学态度的解释，认为
应该是避免主观，注重客观。主观太强，
理智容易给感情蒙蔽，会不知不觉走入错
路。注重客观就必须有冷静的头脑，才可
以充量运用他的智慧来求学来办事，才会
有良好的成就，才会有不断的进步。就是
处世方面，也要有科学的态度，才能够检

讨自己，体谅他人。这种心平气和认真
做事的生活风格，实在是受过高等教育
者应有的修养。”

“求学办事仅有科学的态度还是
不够，如果没有一种动力，所谓成就与
进步还是没有把握的。这种动力必须有
健全而有意义的精神生活的人才有。在
西洋社会宗教信仰是人们健全精神的基
础。有人说，主义信仰也可以成为人们
健全精神的基础。我以为一个人能够有
一种固定的事业欲，也可以使他的精神
生活达到健全而有意义的境地，因为有
固定的事业欲的人必然是意志坚定的，
必然能够不惜牺牲为他的事业向前作艰
苦的奋斗，像有宗教信仰或者主义信仰
的人一样。这样的人，他一定能够从他
的事业中得到满足，得到他特有的乐
趣，他活一天觉得有一天的意义，他的
心境永远是乐观而且积极的……”

我反复阅读这篇致辞，感慨良多。
与其说他是在勉励学子，不如讲是在归
纳自己——“无论求学，无论办事，都
必须有科学的态度”——李宗恩不正是
这样办学的吗？“心平气和认真做事的
生活风格”——李宗恩不正是这样生活
的吗？“一个人能够有一种固定的事业
欲，也可以使他的精神生活达到健全而
有意义的境地”——李宗恩不正是达到
了这样的境地吗？最令我钦佩的是他的
这种人生态度贯穿于生命之始终。即使
在“反右”之后，“山巅秀木，摧杌为
薪”。对一个不懂政治的人来说，内心
渺茫惶惑可想而知，但依旧恢恢然君子
形貌。我觉得李宗恩的几十年的医学教
育实践，有如广袤高原上的冬雪，绵长

细密，无声无息又尽心尽力。
临 床 是 医 学 院 教 学 的 重 要 组

成。1941年，为了让贵医有临床教育，李
宗恩和杨济时筹集了部分资金，在贵阳
市阳明路两广会馆，因陋就简，设置十
张病床，成立了贵阳医学院附属医院，
由杨济时任院主任。而在此以前，学生的
教学实习和临床实习都有赖于省立医院。
医学从来都是严谨刻板、乃至冰冷的，加
之物质匮乏，生活艰苦，为消解学生日常
生活里的冗繁、干枯与琐碎，李宗恩居然
组建了一支口琴队！用节省下来的院长办
公的经费，在香港订购了各型口琴。经过
训练，没过多久，什么《比翼鸟》、《双
鹫进行曲》、《汉宫秋月》等乐曲，都不
在话下，还定期在贵阳市内公演和电台表
演，且成为贵阳最有名的口琴演奏队。继
而他又建立了话剧队，国剧队。前者，为
贵阳市捐献慰劳筹款公演，自己还参与《
叔叔的成功》等剧目的演出。后者，为劳
军、赈灾、募捐等义务也演出多次，剧目
包括《玉春堂》、《武家坡》等。风流尽
显，旧时代一个受教育充分的知识分子在
文化上的深度以及个性之饱满充盈，令人
感佩。几年下来，在西南边陲，于荒僻之
地，李宗恩等一流教授以血水奔流的方
式，培养出合格的医科学生，由是激发
出人们在战争中拯救生命的热望。化育人
才，弦歌不辍。这所原本不为人知的贵阳
医学院，在硝烟中越发显得崇高和厚重，
引得燕京大学司徒雷登等人也来贵阳参
观。有如一条缓慢的水流因高压而成为壮
观的喷泉，在战争阴暗的缝隙中迸射出一
线夺目的光亮！

——待续——

——《李宗恩先生编年》读后


